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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传播学的建立和发展与西方学者对影

视传播的研究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传播学的许多理论

来源于电影、电视的快速普及和影视传播研究的结果。
飞速发展的新型媒体缔造了视觉范式的新面向。
目前，新媒体传播形态和影视传播研究正在学术

界如火如荼地上演，给人“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然
而，这些研究面临的尴尬处境是：新媒体和影视传播正

在成为社会的构成性要素，走向社会的中心，但主流的

传播学研究仍然在旧范式中打转，呈现高度“内眷化”
状态。①正如学者孙玮所说：“大量的所谓新媒体研究，
只不过是在旧有范式中填充入新媒体材料，是不断地

在用新材料验证旧理论。”②新媒体对影视传播的影响
有目共睹，影视传播的价值观、传播方式、传播现状、传
者与受众的关系等问题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内
眷化”的研究只是自成一体的旧范式，新媒体语境下的
影视传播研究必须改变这一状态，以跨学科的视野逐

步缔造传播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比特时代：影视传播研究需要新范式

国内学者对新媒体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冯昭奎撰写了
论文《新技术革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比较详细地介
绍了新媒体的表现形式及特征，并对新媒体的概念进

行了细致界定：“新媒体就是新的传播信息的媒体、工
具，包括卫星通信、光纤图像通信、传真、计算机网络、
双方向有线电视、文字广播等，这些传播信息的新工具
具有十分灵活而多样的功能，其中有些功能是跨越‘传

统媒体’的分类的‘多重功能’。例如双方向有线电视兼
有广播与通信的功能，传真报纸兼有通信和出版的功

能，文字广播则可认为是利用电波的出版业。”③这篇文
章虽然是对日本新媒体发展状况的介绍，但对新媒体

概念的界定与今天广泛使用的“新媒体”的内涵已经非
常吻合。
最早对新媒体进行系统研究的人是美国计算机科

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他直接提出了“比特时代”④

的概念，在比特时代，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信道宽带

来传递比特，这就是信息高速公路，它“就是以光速在
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⑤尼葛洛庞帝还特别指出，
比特让媒体世界改头换面，“比特会毫不费力地相互混
合，可以同时或分别地被重复使用。声音、图像和数据
的混合被称作‘多媒体’，这个名词听起来很复杂，但实
际上，不过是指混合的比特罢了。”⑥

尼葛洛庞帝用了很多篇幅来说明比特对影视传播产

生的巨大影响和感官体验的革命性变化，提出了“立体电
影”“数字电视”“闭路字幕电视”“互动电视”“视频点播”
“互动视频”“全景电影系统”“超级全视系统”“超级全景
技术系统”“立体视觉”“偏光镜片”“立体眼镜”“三维像
素”“全息术”“虚拟现实”等许多影视传播的新概念。
在比特时代，电视从使用模拟技术转为使用数字

技术，数字电视代表了未来电视的发展方向。在尼葛洛
庞帝看来，“比特放送”开创了电视的新局面，通过电视
置顶盒技术，数字电视会增添许多新功能，电脑和电视

将合并使用，观众既可以收看电视直播节目，也可以根

据需要和兴趣随时随地点播，电视变成了一种像书本

或报纸一样，可以浏览、可以调整的媒体。

新媒体语境下影视传播研究的范式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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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已经进入 Web2.0、手机通信技术 3G和
4G时代，不但尼葛洛庞帝曾经预言的“比特放送”给影
视传播带来的影像幻界早已实现，而且微博、微信、推
特、脸谱等更多的新媒体进一步与影视传媒融合，影视
传播的新景观、新格局、新场景不断出现。然而，学术界
对影视传播的研究依然沿袭胶片技术和模拟技术时代

的旧范式，没有相应创造影视传播研究的新理论。因
此，影视传播必须突破传统研究范式，采用新理论、新
视角和新方法，重构与新媒体语境相适应的影视传播

研究的新范式。

二、网络社会：影视传播研究从功能主义
转向技术主义

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 1996年出版了巨著
《网络社会的崛起》，他首次提出“网络社会”的概念，并
将信息技术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信息发展方式
的特殊之处在于，针对知识本身的知识行动，就是生产

力的主要来源。”⑦卡斯特所说的网络社会实际上是指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信息社会”，信息的存储、提取和处
理会重新构建整个社会模式。

21世纪初，荷兰学者简·梵·迪克在《网络社会———
新媒体的社会层面》一书开篇指出：“不夸张地说，我们
可以把 21世纪称作网络时代。”“在社会层面和世界范
畴内，媒介网络、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已经蔓延到世界
的各个角落，世界已经真正地建立了全球联系。”⑧更为
重要的是，网络社会与新媒体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新媒体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特点不仅在特定的时
空点上被运用到传统的社会环境中，还在网络环境中

体现出来，从而产生了结构上的新特点。”⑨新媒体传播
带来了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广播、电视、电影等大
众媒体都可以通过数字存储、数字传输和再生产技术，
实现网络化的传输和接收，完全消除了时空限制和媒

介间的界限。
在大众传媒时期，影视传播研究的主要范式是传

播学的功能主义理论。传播学的魔弹论、使用与满足、
说服效果论、两级传播等理论，都与影视传播研究密不
可分，这些研究与功能主义不无相同之处。美国主流的
影视传播研究大都是以电影、电视对社会群体的影响
和作用为出发点，立足于影视传播的功能和效果，形成

了功能主义传播学的理论范式：“一组特定的人和特定
的兴趣产生了传播学初期的组织，这就使得传播学在

一些重要的方面视野狭隘，造成了一些无形的内部紧

张，以后的历史由此定型。”⑩也就是说，这种功能主义
的理论范式在美国影视传播研究领域长期处于主流地

位，产生了不少传播学理论和观点，引领着世界传播学

的发展和走向。
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关注到功能主义研究

的局限性，认为影视传播研究一直以传播内容和传播

效果为研究着眼点，没有充分考虑媒介的自身属性和

不同媒介之间的差异性。特别是新媒体崛起之后，学术
界对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质疑之声逐渐增多。延森认
为，在以互联网、数字媒体、手机等新媒体构建的网络
社会，必须超越功能主义的层面，在更广泛的人文社会

学科视野中，研究当下传播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輥輯訛在
新媒体语境下，如果依然采用功能主义的范式来研究

影视传播，那么依然只能看作是传统媒体研究的功能

延伸。
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从电子媒介到数字媒介，

每个阶段都是传播技术的跨越和发展，特别是影视传

播领域，更是高科技发展和运用的最好见证。可是，功
能主义研究几乎对影视传播的“技术”避而不谈。
对 20世纪技术发展的关注和重视主要出现在哲

学研究领域，海德格尔、哈贝马斯、斯蒂格勒等是技术
哲学的代表人物。在功能主义处于影视传播研究的主
流范式之时，也有一些学者呼吁影视传播研究应该从

功能主义转向技术主义。最先对影视传播进行技术主
义研究的学者是麦克卢汉，他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
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

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

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輥輰訛麦克卢汉
提出了热媒介和冷媒介，认为电影是热媒介，而电视是

冷媒介。他指出：“热媒介要求的参与度低；冷媒介要求
的参与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輥輱訛麦克卢汉还
用专章分别论述了电影媒介和电视媒介在传播技术上

的差异性，他围绕影视传播的媒介技术特征来分析二

者的差异性，以及它们对受众的影响方式。电影镜头被
导演称为“高清晰度”，而电视图像被称为“低清晰度”，
因此，电影观众更喜欢当消极的动作消费者，而电视观

众却要高度介入。总之，影视传播的技术性特征不仅是
认识媒介的手段，而且是建构世界的方式，“地球村”正
是媒介技术发展的表现形态。
目前，新媒体语境中的影视传播对技术的高度依

赖已经是普通大众的共识，技术主义的范式也得到更

多学者的认同。尼葛洛庞帝指出，影视传播已经数字
化，立体电影、数字电视、全息术成像、电脑视觉艺术、
人机界面设计等新媒体弥漫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创新活

力。“理解未来电视的关键，是不再把电视当电视看待。
从比特的角度来思考电视才能给它带来最大收益。电
影也不过是数据广播的一种特别情况罢了。比特就是
比特。”輥輲訛马克·波斯特提出了“第二媒介时代”的概念，
他把电影、广播、电视传播媒介称为第一媒介，而把因
特网、信息高速公路、电脑、赛博空间等新媒体称为第
二媒介。“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入以及卫星技
术与电视、电脑和电话的结合，一种替代模式将很可能
促成一种集制作者 /销售者 /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的
产生。该系统将是对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其
中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将
不再泾渭分明。大众媒介的第二个时代正跃入视野。”輥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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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方式下，决定力量不是机械性的，而是信息性
的。”輥輴訛正如戴维·阿什德所言：“信息技术和社会行为
之间的互动是信息文化的一部分。”輥輵訛作为新媒体技术
建构的网络社会，影视传播已经形成了技术革命性变

化，技术主义揭开了影视传播研究的一个新面向，伴随

着新媒体与影视传播的技术融合，传播与人类生活之

间的根本关系需要重新认识。一个从播放型走向交互
型，从传者为中心走向受众为中心，从整块传播到碎片

化传播的全新媒介时代，都面临着全新的变化和调整，

人类正步入一个全新的后影像时代。

三、数字化：影视传播研究
从媒介研究转向中介化研究

数字化与影视传播的关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西方

学者探讨和研究。他们不仅论述了数字化与传播技术
的关系，而且分析了影视传播的数字化过程和编码解

码方式。
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介研究一直是影视传播的重

要范畴，但多数传播学家都立足于功能主义的主流范

式。影视传播对现实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吸引了众多
学者对影像媒介的研究兴趣。海德格尔将世界的图像
化过程称为“现代之本质”，“从本质上来看，世界图像
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

图像了。”輥輶訛对于媒介理论的理解，主流影视传播研究仍
然离不开功能主义的范畴，局限于媒介内容而非媒介

本身。梅洛维茨指出了主流媒介研究的问题：“在美国
进行的电视研究中，绝大多数延续了早期大众媒介的

主流传统，注重于信息内容。不同类型媒介的潜在的不
同影响被完全忽略了。……无论考虑多少中介因素，绝
大多数的媒介研究都未能摆脱最初的假设，即媒介将

某种东西注入给人们。……如此，关注的焦点是媒介信
息，而并非是不同媒介所产生的不同信息流动模式。”輥輷訛

在新媒体时代，影视传播的媒介研究在数字化背景下

逐渐转向，形成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趋势：媒介不再如传

播功能主义中被置于工具的角色，而是成了人类社会

发展的关键节点。正如哈尔瓦德所言：“媒介不再仅仅
是一种互动的渠道，而是以其自身型塑互动发生的方

式。”輦輮訛新媒体社会的来临促使影视传播研究必须革新
范式，“从而能够透过一个崭新的视角思考媒介与社会
的能动关系。”輦輯訛因为，当影视传播媒介逐步渗透到社会
日常生活以后，社会也开始依据影像媒介与传播手段

来重新组织其关联方式。
基于以上对影视传播研究主流范式的反思，本文

认为，在新媒体浪潮下，影视传播研究不能局限于功能

主义的理论框架，而应该从媒介研究转向中介化研究。
孙玮说：“‘中介化’可以被视为一种学术转向，一个可
以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空间转向、视
觉转向等等相提并论的学术思想史中的拐点。”輦輰訛“中介
化”这个概念的丰富性远远不是现有主流传播学所能

涵盖的，在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中都多有涉
及。德布雷解释了哲学意义上的“中介化”，它是“处于
中介介入两者之间的、使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如果
没有这个中介，这种关系就不存在。”輦輱訛这种观点与影视
传播研究的主流“媒介理论”有天壤之别。
新媒体视野中的影视传播凸显了作为一种中介化

实践的重要性，影视传播打破了主体与客体、真实与虚
拟、内容与形式等本体论基础上的二元对立，开拓了人
与世界关系的崭新尺度。中介化研究要突破影视传播
的主流研究范式，至少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中介化
研究不仅要呈现影视媒介形式的特点，还必须取消内

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将影视传播内容与影视传播形

式统一在“中介”里，正如齐美尔所言的一种“社会综
合”。輦輲訛其二，必须突破现代性范畴的主体观，将中介化

放置在主体的历史发展中，开掘影视传播研究未曾涉

及的、影视传播对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直达“主体”，
影视传播与人类生活实现中介化关联，才可能超越功

能主义的媒介研究范式，向我们敞开崭新景象。这就是
基特勒所倡导的“媒介本体论”，他将“中介化”理解为
一种本体，一种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内容与形式的本体

论意义上从未涉及的第三元———“中介关系”。輦輳訛只有在
这个层面上，中介化研究才突破了影视传播研究的旧

范式，影视传播渗透在社交网络、数字化空间的所有领
域，形成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

四、结语：走向技术与媒介融合

不可否认，中介化研究已经作为一种影视传播研究

的新范式逐渐浮出水面，它强调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

要作用，认为媒介技术具有“决定性的”，而非“生产性”或
“主观意义上的”效用。在处理媒介与社会历史变革进程
之间的关系上，中介化研究重视媒介与政治、媒介与经
济、媒介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勾连关系。温菲尔德·舒尔茨
认为，人类传播行为中存在着“相互融合”的新现实，他区
分了中介化对人类传播行为的四个影响：輦輴訛扩展，在空间

和时间维度上扩展了人类的交流能力；替代，替代了一些

传统面对面的交流活动；融合，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的交

流活动融合为一体；接纳，不同行动者开始有意识地依照

媒介逻辑、准则、形式和规律从事交往活动。舒尔茨提出了
“交流融合”概念，主要强调的是现代社会人们通过媒介而
达到交流融合的目的。在新媒体崛起之后，延森进一步提
出了“媒介融合”的概念，不过，这个概念并不是指新媒体
与旧媒体、新媒体之间的简单叠加，而强调的是新媒体技
术始终是一种“元技术”，媒介融合是在新媒体主导下的一
种“交流与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
放式迁移”，重新开辟了新的传播活动场域。因此，影视传
播的中介化研究应从“作为媒介的技术”进一步转向“作为
实践的传播”，从而考察新媒体与影视传播实践如何有效，
这种新型的“媒介融合”将对社会组织产生何种影响。輦輵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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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科学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索克服刑法修正异

化的机制，追求刑法修正的应然结果，不失为一种积

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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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森倡导的“媒介融合”是开放式的，不仅涉及到
媒介与媒介之间融合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媒介与科

学技术、媒介与其他学科融合的问题。罗伯特·艾伦和
道格拉斯·戈梅里在编写《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时，已
经在进行媒介融合实践：“我们把对电影史研究的讨论
分成四章：美学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虽然这肯
定不是以往做过的唯一的分类，但它的确代表了时至

今日电影史研究的主要脉络，并且提供了一种把方法、
问题和机遇分门别类的有益方式，而这些方法、问题和
机遇还联系到更为广泛的电影史研究。”輦輶訛由此可见，这
本电影史中的“媒介融合”，已经涉及到美学、经济学、
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之间的大融合。被称为
“新媒体时代的德里达”的基特勒就是媒介融合研究的
实践者，他左手撰写人文研究论文，右手进行计算机编

程，“心安理得地居于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裂隙之
处。”輦輷訛基特勒的研究为影视传播的“中介化研究”指明
了具体方向，但是这种新媒体语境下的媒介融合，实际

上是人文、自然和社会学科的大融合，这给影视传播的
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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